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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喜

去瓦那湖，我有两条路线，一
条从尚兰谷开始，辗转到大湖腹
地，另一条穿越树林深处的小径
直接去湖上大坝。

进入大湖腹地，远远看见水
中挺拔的高粱，红红的高粱穗在
秋日的晨风中微微荡漾，如同湖
上的波浪在涌动。成群的麻雀，在
高粱穗上飞来飞去。新生的雀儿
身材显得单薄，羽毛也不是很丰
满，但它们却欢快地鸣叫着。台风
过境，湖水湮没了夏玉米地，玉米
也站在水中，一排排。远处十余亩
地的春玉米没有受到湖水威胁，
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

沿着田野深处的小路，往湖
畔走去，湖水的气息一下子弥漫
过来。太阳在云层中游弋，云儿在
天空中漫步。远处的瓦那山，朦朦

胧胧，偶有阳光照过，山却很清
晰，好像有溪水从山上流过。我从
湖畔走过，惊起几只白鹭，其中一
只沿着湖水迅速飞起，另一只也
起飞。湖有了生机，我孤独忧伤的
心也愉悦起来。

湖心屿有一排平房，被湖水
包围。我来的时候，大湖正在泄
洪。湖水流向西面的瓦那河，波浪
滚滚，向下游流去。拦河坝上，已
经形成了小瀑布，哗哗的声音，响
彻绿野。

去年初秋时节，我游走湖野。
湖心屿的平房周围是玉米地，高
粱地旁边，还有一片谷子地。谷子
地的上空，用网子罩着，网是密
网，缝隙很小。谷穗已经饱满，压
弯了枝头。我庆幸着，还有人种下
谷子。当我从湖的边缘回来时，突
然听到一阵鸟撕裂的鸣叫声。我
发现了一只鸟，被网网住了，正在

叽叽地叫着。我费了很大的劲，才
把它从网里弄出来，还怕伤害了
它，或者拉伤它的翅膀，我刚要放
飞它，被它锋利的喙啄了一下，甚
是疼痛。忽的一声，它挣脱了我的
手，猛地飞了出去。

我没看清这只鸟。这疼痛，也
许是鸟对我，不，是对人类的报
复，也许这里面含有仇恨的意味。
本来我是去救它，也是要放了它
的，它却咬了我。我继续往谷子地
深处走，发现网上挂着五六只鸟，
已经干枯了。我的心疼了一下，这
些农人也是残忍的，只为了自己
多收一点谷子。我走近看，有白头
翁、乌鸫、麻雀。

前几日也是一个早晨，路过
一处小森林，那里的杨树大概有
上万棵之多。越走越深，我就被
鸟儿的大合唱所震撼，真可以说
百鸟齐鸣。先是喜鹊，嘎嘎嘎地

飞过它的鸟巢，往树的顶端飞
去。不一会儿，又盘旋过来。我听
到婉转的歌声，悠扬、妩媚，我知
道那是乌鸫。它隐藏在树叶之
间，你看不见它，只能听到它的
歌声。我居住的小区，在瓦那河
的南岸，每天凌晨，乌鸫蹲在一
棵梧桐树的顶端，模仿着很多鸟
的声音。在密林深处，我发现一
棵干枯的树上有五个洞，空空
的。我用手机给树洞拍照，以为是
啄木鸟留下的成果。我曾经在湖
畔的另一个树林，听到过“咔咔

咔”的声音，显着空明。一只白头
翁，个头小，也展现着自己的歌
喉。密林边缘处，天空好像明亮起
来。有一大片菜园子摆在那里，很
是诗意。一只不大的伯劳，站在一
架黄瓜架上，用喙不停地在啄着
自己的羽毛，它也不出声。

漫步秋日的湖野，是那么满
目苍翠，心生喜悦。大地上的原野
充满了诗意和盎然，也快到了收
获的季节。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
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瓦那湖野

□张伟超

黄海横亘亿年的波涛，依旧
在不懈地拍打着岸边古老的礁
石，当由北向南缓缓弥漫的海
雾，轻抚过这座仍旧寂静的城市
时，我在昏暗的车库点亮一束
光，开启与九龙山路秋季的相
约。

黄岛九龙山，虽不像崂山那
般声名显赫，却有着最为直观的
山海相依之景，驱车穿行于九龙
山的环岛路上，便可见碧海波
涛，时而近在咫尺，伴于左右；时
而遥落脚下，供人俯瞰；时而又
与人彻底地融为一体，共享那份
自古以来的壮阔与宁静。

我喜欢在周六的清晨，驾车
出行。此时，这座由钢筋混凝土
塑成的城市，展现出它温顺而宁
静的一面。清脆的鸟鸣声此起彼
伏，替代了平日里人声的嘈杂，
猫咪也在这份宁静中自由漫步，
享受难得的安详。

天色渐明，道路两旁密密匝
匝排列的梧桐终于挣脱雾气，在
秋风的轻抚下，时而紧密相依，
时而独自摇曳。黄绿相交的树叶
在彼此的遮掩下，竟在我的眼中
融合为一片盎然的绿意，恍惚间
又回到了那充满生机的春季。

穿过漓江东路，继而驶入东

环岛路，待车辆缓缓右转，周边
景色随之变换，松树、石楠与冬
青紧密地交织，像是一道翠绿
的屏障，引领我沿山路蜿蜒向
上。不久，随着驶入九龙山路，
浩瀚无垠的黄海便在眼前骤然
呈现。

车辆此时已行至山腰处，放
眼看去，只见葛藤茂密，绿色的
叶丛中点缀着点点红花，它们轻
柔地遮掩着海面，仿佛将黄海温
柔地托起。满盈盈的浅蓝色海
面，在微风的吹拂下，如微荡的
轻纱，覆盖着黄海未曾示人的优
美弧线。在那海天相接的尽头，
伸展出慵懒的缱绻。

我并不是最早抵达的游客，
前方已有一群年轻人的身影，他
们的身体尚未被生活中的烦忧
所牵绊，展现着一种率真的自
在。待我经过他们，恰巧看到男
孩正扭头向女孩诉说着什么，那
是怎样的一张脸庞啊！在期待、
担忧；梦想、现实之间，故作沉稳
地焦急等待着。旁边是黄海闪烁
出的迷人粼粼波光，那亘古以来
便回响不息的波涛，在两者清明
的眼眸交汇的刹那，演奏出夏的
炙热乐章。

习惯了城市中风风火火的
生活方式，此刻面对30公里的限
速，我非但没有感到憋闷，反而

涌出一股久违的惬意。我究竟多
久没有如此悠闲地欣赏身边风
景了？城市洪流裹挟下的我，或
许早已在川流不息中，疲惫地忘
记了疲惫。

那向外延伸的礁石，在潮涨
潮落中悠然呼吸，风轻轻卷走它
呼吸间升腾起的薄雾，覆盖在九
龙山上，像是在这初秋时节，贴
心为沉睡的山峦披上一层洁白
绒毯。当微咸的海风混杂着清新
且湿润的气息，越过车窗撞入我
的怀中，我知道，这便是九龙山
路的秋给予我的拥抱。

终究还是到了离别的时候，
我虽贪恋于九龙山路如诗般的
美景，但终究抵不过现实的召
唤，不得不重新融入那喧嚣的城
市生活。

在快节奏的都市洪流中，许
多人习惯在车库的静谧中寻得
片刻喘息，才能敢于触摸那如冬
日般冰冷的城市。但是，人生的
旅途时而热闹，时而冷清，归根
结底，仍是专属于自己的孤旅。
即使灵魂近乎枯寂，也可以在大
自然的慈爱中得到滋养，不如就
让九龙山路春的盎然、夏的炙
热、秋的拥抱，消弭灵魂中的寒
冬，让孤单的灵魂不再孤独。

（本文作者为青岛市作家协
会会员）

九龙山路的秋

【【原原乡乡切切片片】】

□种卫民

在蒙山，群山里的沟壑之地
称为大洼，是全国最优的写生基
地。山峰与溪流纵横，松柏与竹林
相守，山体裸露的那些白色峭壁，
如同东方人性格写照：耿直、善良
与真诚。

目的地是红彤彤的山乡人
家，石屋、山洼、高岭，斜径。人为
的层层梯田，潺潺湲湲的小溪，大
大方方，淳朴厚重。

一叶知秋，多叶方知深秋颜
色正浓。走近一座不知名的山峦，
脚下有条小路。可随此路上山？友
人说，从陡坡、沙石、荆棘间往上
攀岩徒登，才能走出自己的一条

捷径来。坡上那朵小花，不知朝谁
开的？始终含着微笑！把身边的板
栗、山楂、柿子树都给熏染了，还
不时地垂下累累果实。

山与石，洼地与沙砾，日出与
薄暮，山里人家总能踏出许多脚
印来。这里并不寂寞，一位老农挥
动着忙碌的身影，收获红扑扑的
山芋，并且铺满了一地。对岸一群
白羊、黑羊跑过小桥，“咩咩”几
声，另有几只怔怔地瞭望着遥远
的河谷。越走，大洼的回荡声越激
昂。一队队学生往各自的景点奔
走写生，仨仨俩俩的，或立或坐或
描绘着自己的图景。

我俯下身子缓缓地淌进溪流
中，敬重地捞起带纹路的石榴石，

扛在肩上。宋朝大书法家米芾，官
至涟水之地，看到瘦、漏、透、皱的
奇石，便欣然跪拜，我是深信不疑
的。后来，有诗联赞叹米芾的精神
世界：“爱画有情常拜石，学书无
日不临池。”有感于即使自己的年
龄稍大，也要心存志趣，与美石朝
夕相处。

“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何处
不相逢。”走不完的路，走不出的
山。景区饭店刘老板的一席话，我
听得入耳：“如果开车转一圈沂蒙
山区得一天时间。山里有棵几百
年的栗子树，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只有深入此山中，才能感知苍
生。”

(本文作者为微山县退休职工)

感知大洼

生态之洲
□周洪华

沿着黄河遇见海。遇见海的
一刹那，率先遇到一座城——— 垦
利。万里黄河，辗转奔腾，在垦利
区黄河口镇一路向东流入渤海，
富含泥沙的黄河水冲刷积淀，填
海造陆，带来大片原生态风景。

这里有古代传说中的“息
壤”，岁岁年年，一刻不停地“生
长”着土地。方氏《通雅》：“息壤，
坌土也。”晋·郭璞《山海经注》：

“息壤者，言
土自长息无
限，故可以塞
洪水也。”黄
河流经这里，
用“息壤”驱
赶海水，向大
海索要土地，
在漫长的岁
月中，一厘一
寸 、一 尺 一
丈，慢慢地淤
积形成了以
垦利为顶点
的黄河三角
洲。

近代黄
河三角洲，是
1 8 5 5年黄河
从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流路，形
成的以垦利宁海村为顶点、西起
套尔河口、南抵支脉沟口的扇面
型土地；而现代黄河三角洲，则
是1934年以来至今仍在继续形
成的以垦利渔洼村为顶点、西起
挑河、南到宋春荣沟、向东呈撒
开的扇状地形。一百六十九年
前，站在垦利宁海遥望前方，大
海浩瀚，波涛汹涌，水雾茫茫。黄
河从黄土高原挟裹着“息壤”滚
滚而来，劈波斩浪，一往无前。河
水碰撞着海水，“息壤”在海底扎
根，向海面生长，不断创造着中
国最年轻的土地。今天，滚滚黄
河依然每年在这里携沙造陆两
万亩左右，使垦利成为全国“生
长”土地最快的地方。

黄河的水，大海的风，适宜
的暖温带气候，塑造了黄河口地
区四季鲜明的节气，打造了我国
暖温带最年轻、最典型、最完整

的湿地生态系统。
沿着黄河一路向东，垦利杨

庙·黄河里风景如画，天宁寺生
态林场树木蔽日，万亩葵园葵花
向阳而生，民丰湖碧波荡漾，植
物园百花盛开，城区绿植丰茂，
田野郁郁葱葱，湿地星罗棋布，
河道水系纵横，尽显绿色之姿，
生态之貌。

沿着黄河一路向东，黄河三
角洲自然保护区内芦苇遍野，水
淖交错，百鸟翱翔。高空俯瞰可

见黄河水漫
流而过形成
的岗、坡、洼
相间分布，波
浪涟漪状的

“潮汐”地貌，
似大树展枝，
如丝带飞舞，
神奇壮观。黄
河水入海之
处 ，黄 蓝 交
汇 ，界 限 分
明，堪称绝色
风景。

海河相
会处形成大
面积浅海滩
涂和湿地，成
为东北亚内

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
要“中转站”和越冬繁殖地。漫步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蓝天
上白云朵朵，大地上草木葱
茏。步入其中，春风里，犹如置
身绿色的海洋，叶芽嫩绿，生
机勃发；夏雨中，柽柳傲然挺
立，兀自花开，芬芳馥郁；秋高
气爽的季节，翅碱蓬红毡铺
地，蒲公英随风飞舞；冬日里，
湖冰透亮，芦花飞雪，万亩芦
苇荡呈现浩荡之姿。

清新的风吹拂着黄河口，万
羽翩翩留恋着黄河口，翅碱蓬用
红毯装扮着黄河口，在这片草木
逶迤、百鸟翔集、风景如画的地
方，生态文化拔节生长，人与自
然和合共生，河海碰撞孕育出了
绿色经典和生态传奇。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
员，任职于东营市垦利区纪委监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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